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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激怒的长发女人突然扑向我，伸出她
那长长的指甲，对着我的眼睛猛地抓来……
刘声涛一个飞腿，正好踢在长发女人的手腕
上，只听她“哎哟”一声，疼痛令她的手缩了回
去。谁知，气急败坏的她趁刘声涛转身之时，
再次向躺在地上的我发起了第二次攻击，她
再次将手向我的脸上抓过来，我迅速
将头转过去，虽然脸部躲过了她的魔
爪，可是我的耳朵却没有逃出过的伤
害，耳根传来一阵揪心的疼痛，鲜血
顺着耳根流了下来。

长发女子被刘声涛一个扫堂腿
掀翻在地，并带上了手铐。披头散发
的长发女子躺在地上歇斯底里地大
叫道：“我要杀了你，臭婊子。”队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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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万元的毒资。刘声涛向我走来，看
着衣服被撕成了碎片，浑身上下是
血，被他们折腾得不成人形的我，他
的眼睛湿润了，他马上从身上脱下外
套将我裹住，对我说：“钟语琳，坚持
一下，我来给你包扎。”他边说边从包
里拿出一块纱布将我耳朵上的血止
住，然后进行包扎。
这时外围队员向刘声涛报告，黑

燕及她的保镖已经抓获。刘声涛将我从地上
抱起来，穿过了一道门、再穿过一道又一道
门，终于走出了最后一道大铁门。当我回过头
最后看了一眼那道笼罩着恐怖气氛的大铁门
和上面的锁时，深深地喘了口气。
终于安全了，尽管我身上十分疼痛，可我

还活着，这就是胜利。我冲着刘声涛笑了笑，
然而他却笑不出来，他心疼地看了我一眼，一
滴晶莹的泪珠滚落到了我的脸上。外围队员
押解着毒贩们乘坐一辆越野车，我躺在刘声
涛开的车上，紧跟在越野车的后面。

这是我第一次孤身一人执行卧底任务，
虽然没有太多惊心动魄的场面，可这却是第
一次深入虎穴，面对面与毒贩斗智斗勇，尽管
一点皮肉之苦，却勾起我对卧底工作的热爱。

这是一个极其刺激且富有挑战的工作。
它的魅力在于你和对手在斗智，谁的智商高，
谁就取胜。一想到刚开始自己的表演竟然将
这一男一女给骗了，为刘声涛带领外围队员
赢得了时间，我的心里就暗自欣慰。

一路上，从刘声涛凝重的表情里我读到了
他的焦急和关心。伤口的疼痛阵阵袭来，我咬
住牙，不知何时，在颠簸的车子里昏睡了过去。
我被刘声涛送进医院进行了治疗，虽然

我身上有许多地方被抓伤，但好在都是皮肉
之伤，在医院住了三天我就出院了。
见我伤势好转，刘声涛似乎心情好多了。
他耐心地听我讲述那天卧底时他走
后发生的事，听完后对我说道：“钟语
琳，干得不错。第一次卧底你就打了
胜仗，比我强。”

他的话让我想起刘声涛曾讲他
第一次卧底按错录音机之事，我笑着
对他说道：“看来，我还能干这活儿。”
“我早看好你，其实最早王队问我要
谁做我的搭档时，我就提了你的名
字，没想到队长果然按照我的意思安
排了。”一听刘声涛说这个，我的脸一
下子就拉得老长，不高兴地对他说了
一句：“原来是你？”

他的话令我一下子又回到了从
前。刘声涛似乎看出了我的忧悒，故
意将话题转移了：“钟语琳，最早分管
我们的局长找我谈话让我去做卧底，
一是因为我的形象。”“因为你又黑又
壮，不像警察。”我蹦出了一句。

“再是我除了普通话没你标准，我还会说
广东话、湖南话、东北话、山西话。这个也是他
看好我的原因之一。刚从警校毕业时，我总想
有一天能做个指挥官。对卧底工作我当时不
是害怕，而是心里没底。记得那时局长找我谈
过一次话，那次谈话的内容，至今我还记忆犹
新：‘搞缉毒工作，如果没有搞过卧底，就没有
亲临现场的经验，你想做指挥官，谁听你的？’
局长的话令我茅塞顿开，他说的很有道理，如
果没有现场经验，仅凭假设或推理，常常会判
断失误。所以，后来，我便开始干卧底了。”
他的话又一次启发了我。我也对他说出

了自己的感受：“这次卧底的经历让我明白了
一个道理：卧底时，当我处于弱势，对手处于
强势时，我们要用思想控制对手，而不是用枪
或者武器征服对手。”“说得好，钟语琳，有点
入门了。没想到我没看走眼，是块好料。”刘声
涛看着我的目光流露着赞赏。
打这一天开始，我悄悄地喜欢上了这项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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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越剧人生
王文娟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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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我在玉兰剧团的第
一个戏《风萧萧》上演，徐玉兰扮演荆轲，我演
荆轲的恋人，从此开始了我们长达半个世纪
的合作生涯。
可是，在玉兰剧团的开头并不顺利。因为

时局动荡，剧团内部也是风波迭起，先是前台
罢工，紧接着剧务部罢工，剧团闹起“戏荒”，
只能改演传统老戏。每天日夜两场，场场翻演
不同的剧目，包括《游庵认母》《碧玉簪》《盘夫
索夫》《盘妻索妻》《孟丽君》《梁祝》《沉香扇》
《三看御妹》等，因为是临时定剧目，来不及征
求每个演员的意见，戏码先贴出去再说，一切
只能“台上见”。好在我跟着前辈老师学习多
年，传统戏功底比较扎实，每一出都能应对自
如，并无破绽。没想到，这些临时救急的老戏
很受欢迎，票房不比新戏差，基本都能满座。
经历了这次罢工风潮，从老板到班底都对我
这个新来的头肩花旦刮目相看。
到了 $%&%年春天，局势越来越紧张，通

货膨胀物价飞涨，团里的劳资矛盾也日益加
剧。有一次，戏院涨了票价，演职员要求老板
相应地增加薪水，老板没有答应，但私下找我
谈，许诺给我加薪，我天真地以为老板让步，
给大家都加了工资。事后有姐妹问我：“老板
有没有给你加薪？”我如实说：“加了呀。”这下
炸了锅，大家都闹开了：“为什么没给我们
加？”“不加钱，我们就罢工！”那时候没有工会
组织，大家也不懂得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这个
道理，加薪的事都是单独向老板提，老板如果
觉得你比较重要，就会私下找你洽谈。我当时
年轻，经历也很单纯，看着这个局面，心里慌
乱极了，情急之中说：“别吵了，把加给我的钱
拿出来大家分好了。”他们说：“你这点钱怎么
够我们这么多人分？”大家纷纷表示，如果不
加薪，明天就罢工不演了。我觉得自己闯下大
祸，回家后失眠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中午我来到化妆间，果然姐妹们

都没有来，后台显得格外安静冷清。日场就要

开演，观众已陆续就座，老板找
到我、徐玉兰和周宝奎等人商
量对策。那天的戏是《夜夜春
宵》，除了第一场群戏比较多，
后面几场主要集中在徐玉兰、
我、周宝奎和二肩旦余彩琴四
个人身上。于是我们决定从第

二场开始演，老板派人去说通了余彩琴，不久
她就赶到后台。开场时间已过，台下观众几次
催促后，大幕缓缓拉开，徐玉兰扮演的伯邑考
和我扮演的妲己登场开始演出。这时台下一
些看过戏的观众叫了起来：“不对，前面还有
一场，从头开始演，从头演……”随之而来的
拍打座椅声、喝倒彩声不断。舞台监督慌了
神，要跑去拉大幕，这时徐玉兰第一个反应过
来，她果断地阻止了舞台监督，向观众摆了摆
手说：“大家静一静，听我说几句话。今天我们
团里演员闹罢工，所以第一场群众戏不能演
出了。既然票子都卖出去了，我们应该把戏演
完。如果大家看完觉得不满意，就去退票，行
不行？”观众纷纷鼓掌表示同意。散场后，票务
处说，没有一张退票，我心里这才松了口气。
“罢演风波”之后，姐妹们的薪水多少是

加了一点，但这点钱对于飞涨的物价来说，实
在是杯水车薪，微不足道。生活上吃穿可以不
讲究，演戏的服装费却是省不了的。当时，剧
团里无论大小演员，用于添置行头的费用都
要占去收入的大半，薪水较高的主要演员尚
且捉襟见肘，何况那些普通演员。难怪闹罢工
时，曾有演员号召：老板如果不加钱，大家演
新戏就不换行头。
我在这方面的压力就更大了，徐玉兰大姐

的“行头好”在业内是出名的，作为搭档，我的
戏服要与之匹配，自然也不能差。既要尽量省
钱，又要别出心裁，实在是挖空心思，颇费脑
筋。我想出一个办法，每次拿到薪水后，先多买
一些做行头的基本料子（白胚料）备着，等拿到
剧本时，再根据具体人物需要确定款式，染色
绣花。平日里，我也会想法淘一点便宜好看的
小配饰。记得我设计过一件戏服，深蓝色的丝
绒面料上镶着蓝色的水钻，舞台灯光一打，散
发着黑沉沉的幽蓝色光泽，非常漂亮。还有被
海关没收的进口花边，散落在不起眼的小店
里，我看见了就会挑上一大包回来存着。有一
次，跑去四马路（今福州路）一家叫“小花园”的
店买台上用的头花，七转八弯还差点迷了路。


